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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首诗：文化相遇中的“仙花寺”故事 

厦门大学  张先清 

 

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教授，是久负盛名的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的汉学家。近年来他的一些

著作陆续被译成汉语出版，在国内罗致不少拥趸者。宇文教授的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 中有一篇节

录的短文，借诗人黄庭坚的一首诗来谈宋诗的诗艺及隐藏在内的意义表达，译者田晓菲女史为之拟的标

题是“只是一首诗”，①寥寥几字，却难掩巧思，读来令人向往不已，因此在这里我也想借用这个标题来

谈谈近日偶然读到的一首主题涉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诗，全诗如下： 

 

仙花寺逢竺僧坚公
②

 

浮海南来已几年，问师何者是单传。 

法门不二无文字，岂必西天更有天。 

 

作诗的人名叫欧大任( 1516-1595)。大任，字桢伯，号崙山，明代广东顺德人。少时即颖悟好学，遍读

家中藏书，十四岁得补县学生员，后投入名儒黄佐门下，工古文诗赋，与梁有誉、黎民表、李时行、吴

旦友善，时相雅集吟咏，号为“南园后五子”。欧大任尽管经纶满腹，但却屡试不第，用族中曾孙欧必

元的话说，他曾“八战棘闱，俱弗获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已四十七岁的大任才得以明经应廷

试。时任主考官乃是明代著名天主教徒瞿太素的父亲瞿景淳，他批阅试卷，不由惊呼“一代才也”，特

荐列第一，大任由此名噪海内外。③然而，诗文上的成就似乎并未能给欧大任的仕途打开一条康庄大道，

从隆庆四年（1570）起，他先后任过江都训导、光州学正、邵武府教授、国子监助教、大理寺评事等品

秩较低的官职，直至万历十年（1582），当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时，才得以升任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

跻身帝国中层官僚行列。两年后，厌倦了仕宦生涯的欧大任以年老乞休，返回岭南老家，优游林泉间十

余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去世，终年八十岁。其主要著述后由家人弟子汇编成《欧虞部集》一书

刊行，全书分《百越先贤志》、《文集》、《旅燕集》、《浮淮集》、《轺中稿》、《广陵十先生传》、《游梁集》、

《南翥集》、《北辕草》、《廱馆集》、《西署集》、《稜陵集》、《诏归集》、《蘧园集》、《都下赠言》等 15 种

72 卷，附 1 种 4 卷。本文所引诗文即出自其中的《蘧园集》卷一。 

   明代岭南才子欧大任的这首诗为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重新再读一遍诗名吧：仙花寺逢

竺僧坚公。看到“仙花寺”这个字眼，我想任何一个熟悉 16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人都会眼前一亮。

是的，这首诗中提到的仙花寺，并不是明代岭南普普通通的一所佛寺，而是由明末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

士在中国大陆建起的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至于诗中提到的“竺僧坚公”，不是旁人，正是率领利玛窦

（Matteo Ricci）一起筚路蓝缕开教肇庆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大明万历八年（1580），当利玛窦刚刚在印度科钦晋铎的时候，已有同会的先驱者来叩中国的大门。

遵循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欲皈依日本，必先皈依中国的策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这位东方宗徒在由印度果阿往日本传教时，一度居住在澳门，他曾经数度试图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但

终究不得其门而入，只得抱憾离开。据说他曾站在澳门公学，凭窗远眺，注目中华大地，不禁喟然高叹，

                                                        
① （美）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52-269 页。 
② （明）欧大任：《欧虞部集》之《蘧园集》卷之一，页 3。《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48 册。 
③ （清）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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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教会史上的一句名言：岩石何时为主开。他以耶稣会远东巡阅使的身份留下命令，后来者必须学习

汉语，才能进入中华帝国传教。就在范礼安怅怅前往东瀛的日子里，他的意大利同胞罗明坚受命于 1579

年 7 月来到澳门，他捧读范礼安的训示，尽管内心深感惊骇，但还是决定遵守入耶稣会的誓言，服从长

上的命令，以百倍的毅力开始学习艰深的中华语言与文字，由此掀开了中华教会的新一页。 

   罗明坚生于 1543 年，抵澳时已经 36 岁，显然早已超过了人生当中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机，以一个此

前从未接触过汉语的欧洲中年人重新学习一门深奥的东方语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语言训练刚开始

时进展的缓慢与内心希望能够迅速掌握官话以传教的急迫心情，犹如两股无形的压力挤压着他的心胸。

在他留下的书信中，初习汉语所遭遇到的沮丧与困顿不时可见，即使到了 1583 年，当他已经在肇庆站

稳脚跟后，他还提到官话的难学：“我在澳门渡过了几年，在那里，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活动，而我则

在学习他们称作‘官话’的中国语言。中国的地方官员和朝廷大臣都使用这种语言。由于它具有几乎无

限众多的词汇，因此学会是很困难的，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也需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①而且，因为专

心致志地学语言，使得罗明坚几乎无暇参与澳门传教会的其他活动，由此引起了其他耶稣会士的不满，

导致他不时还要面对来自同会伙伴的责备：“这个神父能够为耶稣会的其它活动服务，但他却去做这类

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他学习中文，献身于一种毫无希望的事务，简直是在浪费时间。”②在罗明坚抵达

澳门之前，当时来往澳门的二十多位耶稣会士当中，没有一人学习汉语。当大多数耶稣会士对学习汉语

抱着怀疑的态度，并对罗明坚加以责备时，幸运的是，他一直得到范礼安的支持，作为远东巡阅使，他

立即写信给澳门耶稣会长上，要求他们不得阻扰罗明坚学习汉语。历史也证明了范礼安的远见，罗明坚

以及后来加入的利玛窦，这两位明末天主教入华的先驱终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逐渐掌握了汉语，并藉

此敲开了进入中国内地的大门。 

    罗明坚毕竟是一位有着过人语言天赋的饱学西士，当他于 1578 年 11 月被指派到印度马拉巴尔地区

传教时，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仅仅过了半年，他就已经听得懂当地人用泰米尔方言办告解了。③他对

语言的这种敏感性，在汉语学习上明显地呈现出来。除此之外，罗明坚此时还找到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

据教会史料记载，这位给予罗明坚很大帮助的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国书画家，他的教学方法是先将汉字写

在纸上，然后逐字解释其发音和含义。④不过，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这位早期对外汉语教

师的名讳了。应罗明坚的要求，利玛窦在 1582 年 8 月 7 日也抵达澳门。或许多了一个同伴，增加了切

磋之益，罗明坚和他的同伴的汉语学习进展很快，范礼安在写于 1582 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称赞两人进步

很大。 

可能在这个时候，罗明坚和他的同伴利玛窦已开始编撰便于学习汉语的词典了，这应当就是《葡汉词典》

的肇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究竟罗明坚什么时候才能够独自用官话和中国人交谈，而且能够阅读中

国典籍？罗明坚在他的书信中没有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他只泛泛谈到自己和中国人交往的情况，但没有

提到是否依靠华人居中翻译。1582 年秋，当广州官员邀请罗明坚前往该地时，范礼安最初不太愿意罗

明坚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认为“这两位神父谁都不能讲汉语，而罗明坚神父的书面语言能力还未达到

进行重要谈判的水平。”⑤这里似乎暗示罗明坚此时还不能开口说汉语。1583 年 11 月 20 日澳门修院院

长弗朗西斯科·卡普莱勒神父（Francesco Cabrale）的一封信中谈到当年罗明坚应肇庆知府王泮的邀请

前往肇庆时，罗明坚和利玛窦要带上一个熟练的译员一起去拜访王泮。1584 年 1 月 25 日罗明坚寄自澳

门的信中也提到有好几个“帮助我们的译员”和他们一起住在肇庆新修建的房子里。⑥由此可见，直到

1584 年初，罗明坚和利玛窦在与中国人沟通过程中，还离不开翻译。但是，1585 年 10 月，利玛窦写道，

                                                        
①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任继愈主编：《 国际汉学》， 郑

州：大象出版社，1998 年， 第 2 辑，第 254-255 页。 
②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万明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 国际汉学》，第 2 辑，第 252 页。 
③ （美）魏若望、吴小新译：《序言》，见魏若望主编：《葡汉词典》，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葡萄牙学会、旧金山大学

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2001 年，第 85 页。 
④ （美）魏若望、吴小新译：《序言》，第 85 页。 
⑤ （美）魏若望、吴小新译：《序言》，第 85 页。 
⑥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0-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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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用通过翻译就可以直接和任何中国人交谈了，而且，用中文书写和诵读也差强人意。①在当年晚

些时候，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已经可以说流利的汉语，并开始在教堂讲道了。②利玛窦因

为拥有极强的记忆力，而且要比罗明坚年轻近十岁，他在汉语学习上突飞猛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

虑到罗明坚要比他更早三年入汉语之门，而且，在 1584 年底，他已经在中国秀才的帮助下，编写出版

了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可以推知，至迟在 1584 年底，罗明坚

的中文水平应该可以应付日常的交谈，而且也已经具有一定的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能力了。这一点，从

现存罗明坚撰写的一些中文诗稿也可以得到验证。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有一份汉文诗稿，内中包含 34

首诗。精于考据的已故陈伦绪神父令人信服地断定这些诗稿的作者乃是罗明坚，由此使得这份沉寂于档

案馆数个世纪、一度被误解为禅诗的手稿得以真相大白，也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份诗稿推知罗明坚的中文

水平，并进而探究其力图打入中国文人圈的良苦用心。③平心而论，这些诗都属于模仿之作，大约相当

于一位初习作诗的明代中国蒙童的水平，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罗明坚此时已经初步掌握了汉语，并

且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学修养。当然，他对自己的汉语口语水平并不满意，在一首题为“叹唐话未正”的

诗中，他就这样抱怨过自己的“唐话”讲得并不地道，以致影响了传教效果：“数年居此道难通，只为

华夷话不同。直待了然中国语，那时讲道正从容。”
④
很显然，正是因为初步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而且

也能吟诗作赋，罗明坚能够周游于饱读诗书的中国文士之间，这才有了仙花寺与岭南才子欧大任的相遇，

并得到后者赋诗记游的一段佳话 

   在欧大任的诗中，他遇到的罗明坚，其形象乃是一位从佛国天竺来的高僧。1582 年 12 月，当罗明

坚带着同伴巴范济（Francesco Pasio）来到肇庆试图定居传教时，两广总督陈瑞就告诉他们，作为不婚

不宦的宗教传播者，要想留下来，前提条件是应该脱下夷装，改着僧服。也许在陈瑞看来，作为外国人

要在中国定居，那是违背大明律法的，但是，如果是东来弘法的出家人，那就另当别论。而对于罗明坚

来说，留在中国内地才是梦寐以求的首要目的，至于穿什么样的衣服，作何种打扮，似乎不太重要。可

能从这年开始，罗明坚和他的早期入华同伴就已开始削发，穿上陈瑞赐给他们的僧袍，住进天宁寺，自

称是天竺来的和尚了。在罗明坚看来，自称来自天竺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巴范济、利

玛窦，都曾经在印度居留传教。无论如何，罗明坚很坦然地接受了天竺僧的角色。例如，1584 年底，

当罗明坚在南国刻印了本会的第一本汉文书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时，其序言中多次以僧自居：“僧

虽生外国，均人类也，可以不如禽兽而不思所以报本哉！今蒙给地柔远，是即罔极之恩也。然欲报之以

金玉，报之以犬马，僧居困乏，而中华亦不少金玉宝马矣。然将何以报之哉？惟以天主行实，原于天竺，

流布四方。……僧思报答无由，姑述实录而变成唐字，略酬其柔远之恩于万一云尔。”至于序言末尾，

则直接署名为天竺国僧。⑤此外，在罗明坚所写的一些诗词中，也透露出他自称天竺僧的情况，例如，

1586 年春罗明坚初访杭州下榻当地天竺寺时，他曾题诗赠答江南士人：“僧从西竺来天竺，不惮驱驰三

载劳。时把圣贤书读罢，又将圣教度凡曹。”⑥无独有偶，除了欧大任之外，罗明坚的天竺僧形象也出现

在其时江南才子徐渭的笔下。徐渭曾经撰写了两首“天竺僧”诗，用以记述罗明坚的江南之行给他留下

的深刻印象。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罗明坚和他的早期入华耶稣会同伴们都是以僧人的身

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直到 1595 年，当罗明坚已经返回欧洲多年，斟酌再三的利玛窦才在瞿太素的建

议下，下定决心改穿儒服。很显然，在肇庆知府王泮看来，罗明坚既是僧人，其住居弘道的场所理所当

然也应是梵宫宝刹一类，所以其后他才会为之题写“仙花寺”这一颇类佛寺的堂名。 

   那么，这个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明代中国内地天主教第一圣堂——“仙花寺”，又是怎样建起来的呢？

在罗明坚的书信中，曾经提到了建造仙花寺的简单经过。例如，1584 年 1 月 25 日罗明坚寄自澳门的一

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①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69 页。 
②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第 77 页。 
③  Albert Chan,S.J., “ 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 in Monumenta Serica 41(1993), pp.129-176. 
④ Albert Chan,S.J., “ 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p.153. 
⑤ 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 年，第一册，第 3-5 页。 
⑥ Albert Chan,S.J., “ 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p.141。 
⑦ Albert Chan,S.J., “ Two Chinese Poems Written by Hsü Wei( 1521-1593) on 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 in Monumenta 

Serica 44(1996),pp.31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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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另外的一些信里，教长已经了解到，上帝的美意已经为我们重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

们能够进入这个伟大的王国，而那正是通过派遣我去谒见肇庆长官而实现的。他得知我们来自罗马

教会，是由教皇派来的，而且也了解到，我们希望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为了能够与他们互相

交流，分享我们的一切。因此他给予我们热情的接待。他让我选定了一块地方，那是在城中一个较

好的地区，用来给我和我的同伴们建造一所房屋和一座做弥撒的小教堂。而且，他还给我一个特许，

使我能够在这里教中国人。一些中国人借给我 100枚钱币作为开始建造房屋之需。这些钱在这里是

一大笔款子，而即使在欧洲，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笔钱及其他人的帮助，我们建起了一所小

房子，供利玛窦和我，以及帮助我们的几个译员居住。① 

 

   1583 年，数度奔波于粤澳两地的罗明坚终于得到一个定居肇庆府的机会。当年 9 月，应两广总督郭

应聘的邀请，罗明坚带上利玛窦抵达肇庆，受到肇庆知府王泮的欢迎，后者报请总督郭应聘批准，在位

于城东小市顶的崇禧塔附近拨出一块土地，供传教士们筑室以居。但好事多磨，当罗明坚和利玛窦准备

动工修建房屋时，遭到当地人的反对，他们只得暂时停工。后来，作为交换，负责施工监管的官员将附

近一块靠近大路的地皮拨给他们，而与此同时，经过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努力，当地百姓的疑虑也逐渐平

息，由此，罗明坚开始在肇庆动工修建他梦寐以求的内地第一堂。从上引信文可知，罗明坚从王泮那里

获得土地之后，最初的计划似乎是建造一处由两所房屋构成的整体性建筑：一所为住屋，一所作教堂。

1583 年 11 月 20 日澳门住院院长弗朗西斯科·卡普莱勒神父的信中也提到那块土地可“用来建造一所

房屋和一座教堂”。②但因为澳门教会暂时出现了财务困难，无力给予更多资助，罗明坚只好改变计划，

建筑一所面积较小的房屋，既作教堂，又兼居室。1584 年 1 月间，仙花寺并没有完工，因为在一封寄

自澳门的信件中，罗明坚还提到这个月他前往澳门，希望能够从葡萄牙人那里募得一些钱，“用来建造

我们的小教堂”。四个月后，也就是在 1584 年 5 月 30 日寄自肇庆的一封信中，罗明坚提到肇庆知府王

泮题赠“仙花寺”匾额及赋诗相赠一事：“中国官员们很喜欢我们，对我们居住在这里感到满意。他们

中最有学问的一位，写了一些诗句赠送给我，同时还送给我两块题字的金匾。”③这两块金匾即为“仙花

寺”和“西来净土”。王泮赠匾的时候，仙花寺应该只是完成了工程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底层的主体建

筑。直到 1584 年底，仙花寺才算是最后竣工，因为利玛窦在同年 11 月 30 日寄自广州的一封信中提到：

“我们在肇庆建造的房子快要竣工了，虽然它很小，但是当地所有上层高贵的人都前来参观我们的房子。

来的人络绎不绝，甚至使我们无法得到休息。”④由此可见，从开始建造到最后竣工，整个仙花寺修建工

程应当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这所花费了罗明坚许多精力才最终建造起来的仙花寺究竟是一座什

么式样的建筑物呢？ 

   按照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构想，他们将“按欧洲的样式修筑一所小巧动人的建筑物，有两层楼，和中

国传统仅有一层的平房大为不同。”⑤可是，在动工后，因为财力困顿，加上澳门修院院长认为建造两层

楼会给当地人造成传教士是在建碉堡的误解，表示反对，所以房屋的建造进展比较缓慢，甚至欠下不少

债务。罗明坚和利玛窦将三棱镜卖了 20 锭金后，勉强建好了第一层：两头各有两间房，中间是一个大

厅，传教士们将大厅布置成教堂，在中央摆上圣坛，上面挂着圣母像。后来，随着葡萄牙商船从日本返

回澳门，获利的葡萄牙商人给予罗明坚慷慨的施舍，再加上肇庆官员和“其他好心的人给教会送来了钱

和各种礼物，足以偿还债务，完成建筑，充分添置家具。”⑥由此可知，在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财力支援后，

罗明坚终于得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将房屋建造竣工。所以，欧大任所看到的仙花寺并非是以往一些学者所

误解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幢欧式两层建筑。在定居肇庆的日子里，利玛窦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仙花寺

                                                        
①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1 页。 
②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0 页。 
③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3 页。 
④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5 页。 
⑤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15 页。 
⑥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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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式风格，例如，在 1585 年 11 月 10 日致拿波里马塞利神父的一封信中，利玛窦比较详细地描绘了

仙花寺的样子及其在当地造成的轰动，他这样写道： 

 

有关我们的房舍，虽然小一点，但非常美观：上层有四个房间，中间为起居室，正面有一阳台，

左右各有一回廊；下层除房间外，中间还有一座小圣堂。由于很多人前来参观，这去年我已经告诉

您了。此为我们非常有益，藉此可以结交士大夫，和官吏作朋友，不久远近皆知这座洋楼。其他的

人来参观，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因此我们也成了参观的对象。有的是来看我们的房屋，因为它

和中国人的建筑不一样，这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的。尚有来看西欧式圣像的，有看洋书的，有人也

问什么叫“得救”……，最后凡我们所有的都让他们看。假使要卖票的话，我们还会发一笔小财哩！

尤其三棱镜，他们称作“无价之宝”。去年写信已告诉您了，它比钟表、天鹅绒以及其它什物都要

吸引他们的好奇。① 

 

当月 24 日致富利卡提神父的一封信中他也提到仙花寺因为是“欧式建筑，故此成为当地美景之一，

引起多人常来参观。”②同样，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描绘了仙花寺的欧式外观：“房子本身很小，

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

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装饰。”③在这幢两层欧式建筑中，底层厅堂

用作礼拜堂，两旁的厢房中，两个房间充当会客室和图书馆，此外还有两个房间分别用作天文仪器陈列

室和制作自鸣钟及世界地图的工作室。整个上层的四个房间则被当作起居室与客房。当王泮按照传统中

国习俗，组织一支游行队伍，吹吹打打地将他亲笔题写的“仙花寺”及“西来净土”这两块金匾送到罗

明坚刚完成第一层的新居时，依照王泮的建议，罗明坚把“仙花寺”这块匾额挂在房屋第一层大厅门上

方，而把另一块“西来净土”的匾额挂在会客厅。④由于“仙花寺”醒目地张挂在教堂的大门，络绎不

绝前来参观的人们显然对这所式样奇特的“佛寺”印象深刻，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仙花寺的名声也就

在明代岭南社会传扬开了，至于传教士们最初给它所起的圣母堂名，反而变得默默无闻。 

欧大任究竟是在何时遇到罗明坚？从欧大任的履历中可知，1584 年欧大任辞去官职，从江南返回

广东老家，而 1588 年 11 月，罗明坚已接受范礼安的命令从澳门乘船返回罗马，筹办教廷遣使访华事宜，

此后直到 1607 年逝世，他一直留在欧洲，再也没有能够返回中国。⑤由此可见，罗、欧两人在仙花寺相

遇的时间应当是介于 1584-1588 年这四年之间。1585 年 10 月至 1586 年春，应继任肇庆知府郑一麟的

邀请，罗明坚和麦安东远游浙江绍兴。发生在这次江南之行前的一个小插曲为我们推测欧大任与罗明坚

相遇的时间提供了一个线索。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记载罗明坚江南之旅临行前的情况： 

 

神父们出发之前必须作的种种安排中，有一件事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因为这是第一次采用这

种办法，以后则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办法来使用。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提到，中国人有好几个名字，

但他们的真名或本名是从不使用的，除非长辈称呼，或者他自称或签名。事实上，破坏这条规矩就

会伤害被称呼的人。因此每个人都取一个附加的、更体面地名字，人们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直

到这时，神父们始终用他们的本名，仆人和家人就这样叫他们。说得温和一点，中国人认为这是很

不文雅的，因此，为了使自己能应付各类人，使灵魂皈依基督，他们采用了取一个所谓尊名的习惯。
⑥ 

 

                                                        
①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第 76 页。 
②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第 84 页。 
③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126 页。 
④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3 页。 
⑤ （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下册，第 584 页。 
⑥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13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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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中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就是，从 1585 年秋罗明坚江南之行开始，入华耶稣会传教

士们采取了仿效中国人为自己起字号的办法，这一举措的意义实不亚于其后的儒冠儒服。从这个时候起，

罗明坚取字“复初”。而我们注意到，欧大任诗中是直称罗明坚为“竺僧坚公”， 并没有提到罗明坚的

字。由此可见，欧大任在仙花寺遇见罗明坚的时候，罗明坚还没有取字，对外一直都是用他的本名。这

也就是说，两人相遇的时间应当是 1584 年春王泮赠“仙花寺”匾额到 1585 年 10 月罗明坚江南之行之

前。由于有王泮的保护及引介，这段时间是肇庆教会最为平静的日子，同时也是仙花寺最为热闹的时候，

在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书信中都提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教堂参观的盛况。例如，罗明坚

1584 年 10 月 21 日寄自澳门的一封信中说：“（肇庆）这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公开地来到我们的教堂，

他们瞻仰神圣的画像，问及基督教教义和用圣水洗去罪孽的事情（他们这样描述洗礼）。”①利玛窦 1585

年 10 月 20 日寄自肇庆的一封信中也向时任耶稣会总会长描绘了每天许多“读书人和显贵来我们会院参

观”的情况。② 

同明代许多文人一样，欧大任显然喜游寺庙，他的文集中就留有许多叩寺访僧的诗作。他曾经造访

过 1582 年 12 月罗明坚和巴范济第二次造访肇庆时下榻的天宁寺，并题“秋日同惟敬、道襄过天宁寺访

真乘上人不遇”诗：“近臣方赐沐，暇日爱攀登。共向前朝寺，因寻长梵僧。一菴唯挂钵，何处独支藤。

客有许询辈，山门问几灯。”③也许对于年将谢幕的欧大任来说，人生恍如南柯一梦，他一生中的怀才不

遇，满怀离索，大约只有转向宗教才能寻得些许慰籍。当他听说首府肇庆新建了一所式样奇特的“佛寺”，

而且住持又是位异域高人，拥有许多异书奇器，而原任肇庆知府、现任岭西道王泮又为之题匾赠诗，大

加褒扬，作为岭南诗坛首领，哪能放过这个前往一游的机会呢。 

   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试着放纵自己的思想，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已远去四百多年的历史现场，想象

一下发生在 16 世纪岭南肇庆的这一幕吧。一位耄耋老人，像往常一样来到一座新建起的“佛寺”——

仙花寺拜访，当他敲开山门时，却发现开门揖客的住持乃是一位自称罗明坚的高鼻深目的“天竺僧”。

他随着好客的主人领略了这所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见过的建筑的奇妙风格，饱览了陈列其中的各式异域

图书及三棱镜等器物。在游览过程中，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不时问起罗明坚的来历及其所传教义。

当他听到罗明坚解释说自己虽从天竺来，但传播的宗教与本地佛教并非同一路数时，他似乎若有所悟。

临别前，如同绝大多数访客一样，他也可能从罗明坚那里带走一本《天主实录》，以便闲暇时细细参研。
④ 

    从 1579 年 7 月抵达澳门，直到 1588 年 11 月离开，罗明坚在中国的时间只有短短不足十年，但其

在天主教入华传教历史上的贡献却不容低估。他是明末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定居的耶稣会士，也是明末内

地第一所天主教堂的建造者，同时，他还是天主教适应策略的首倡者和执行者。然而，时至今日，在中

西文化交流历史上，罗明坚却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评价，历史几乎把所有的光环都给了利玛窦。明

末岭南诗人欧大任的仙花寺诗，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第一首直接以仙花寺为名记述中国儒士与西方天

主教传教士交游的中国诗，⑤它所描述的欧大任与罗明坚在仙花寺中的会面，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文化之

间相遇的故事。然而，这首诗，就如罗明坚的贡献一样，也曾长期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今日我们重

读这首诗，可曾体会到诗中反映的虽是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人间的小历史，但却又是中西文化相

遇大历史的一段前奏？ 

 

                                                        
① （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4 页。 
②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第 66 页。 
③ （明）欧大任：《欧虞部集》之《旅燕集》卷之二，页 9-10。 
④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第 64 页。 
⑤ 王泮曾经在题“仙花寺”匾时赠诗给罗明坚，但可惜的是，原诗已佚，目前只能从罗明坚的意大利文译文来揣测王诗

的内容。见（美）霍华德·林斯特拉英译、万明中译：《1583-1584 年在华耶稣会士的 8 封信》，第 263-264 页。 


